
一盏亮在心中的灯
王震 学

春去秋来 ，花
开花落 。多少个黎
明，多少个夜晚 ，
每当 一些老军工科
技人员从这座普通
的单 身 楼 外 经 过
时，总要把它留恋
地张望 。望着望着 ，
那盏永不熄灭的亮
在心中 的灯光 ，仿
佛又 出现在 自 己的
眼前 ，倍觉明亮 ，
倍觉温暖无比 。

那是全 国人民
共度难关的1960年
初冬的一天。国 务
院副总理 、军委副主席 、
国防科工委主任聂荣臻
元帅 ，从西北某地的漠
漠荒原视察 工作后返京
的途 中 ，车到宝鸡后 ，
毅然不顾长途驱车 的 辛
苦，来到了军工宝成仪
表厂 （现名 为宝成通用
电子公司），迎着凛冽
的寒风 ，直奔新品试制
车间 。

时年 已是六旬的聂
帅，精神格外矍铄 ，面
含春风 ，谈笑风生 ，身
着一件银灰 色呢大衣 ，
头戴法 兰 西 绒帽 ，鼻 梁
上架 着 一 幅 深 紫 色 墨
镜，手执拐杖 ，在部 、
省、市有 关领导的陪 同
下，兴致勃勃地来到 了
新品研制 车间 。

当他走进 车 间 ，看
到那擦洗得明亮如镜般
的门窗和光亮洁净的朱
色油漆地板 ，工作台上
排放整齐 的 工 夹具和零
部件 ，满怀喜悦地对厂

领导说 ：
“ 好 ！好 ！
搞尖端产
品，就需
要这样的

文明生产环境 ，希望你
们经常保持这样。”然
后，他又热情地向欢迎
他的科技人员和工人握
手问好：“同志们 ，你
们辛苦 了 ！这次我在西
北某地参加了我国研制
的尖端产品 试验 ，效果
不错 ，很理想 ，它标志
着我国 的 国 防科研产品
走向 了新的阶段 。听 说
这个新产品 中有你们的
一份功劳 ，我特来向你
们祝贺 ！要继续努力 ，
可不敢骄傲 ，骄傲了就
会落后 ，落后了就要挨
打的哟！”说这番话时 ，
他始终充满 了热情和亲
切感 ，直 至结束 ，他也
笑了起来 。

在倾听 了厂领导的
汇报后 ，他边走边看着
生产的每 一道 工序 ，不
时地询问着有关科技人
员的生产情况及生产 中
遇到的 困难 ，在与众多
的科技人 员交 谈 中 ，他
突然发现有 的科技人员
和工 人 面 色 发 黄 而 浮
肿，便关切地问他们身
体是否有病？当 有的科
技人员不好意思吐露真

情时 ，他又仔细地
询问起他们的工 资
是多少？粮食定量
能不能吃饱肚子 ？
所学的专业是否对
口？住宿条件 、以
至室 内的照明对学
习是否有保证？…
…他询问得那样的
仔细而认真 ，使在
场的科技人 员顿感
心里热呼呼地 ，不
少人 在 激 动 不 已
中，眼眶湿润了 。
聂帅又侧过身来对
陪同他的厂党委 书

记李德崇同志语重情长
地说：“知识分子是我
党的宝贵财富 ，就 目 前
来讲 ，我国 的知识分子
不是太多 ，而是太少 。
你们 当 领导的不仅要大
胆使用他们 ，尊 重他们 ，
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
智，更重要 的还要关心
他们 ，理解他们一片拳
拳报国 的赤子之心 ，还
要切实地关心他们的思
想和生活 ，为他们解决
些具体实际 困难。”聂
帅说到这里 ，又深入浅
出地解释道：“尽管我
国暂处 自 然灾害期间 ，
大家 的 生 活 都 比 较 清
苦，但你们一定要努力
创造 一些条件 ，尽力改
善他 们 的 营 养 不 良 状
况。”李 书记听后忙说 ：

“ 行 ，我们 一定努力 设
法解决。”聂帅听后 ，
仍有些不太放心 ，又告
诉他：“粮食定量是国
家定的 ，一时不一定好
解决 ，但可设法在加强
副食 方 面 解 决 ，还 有 ，
住单 身 宿 舍 的 科 技 人
员，每个房间是否 可 以
少住几个人 ，他们爱学

习，室 内 的
灯光 太 暗
了，是会伤
眼睛的 ，能
不能换个大
点的灯泡或
日光灯 ，让
光线 更 亮
些。如果条
件允 许 的
话，可否给
他们每人配
备一个小书
桌，我认为
这不叫特殊

化，这叫 工作的需要 。
让他们有个 良好的学 习
环境 ，为国家多 出人才 ，
多出成果 ，既利国又利
民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“ 好 ！这些事我们
都能办到 ，并且马上就
办。”在场的厂领导齐
声回答 。

聂帅离厂后不久 ，
厂领 导 根 据 聂 帅 的 指
示，很快地一一落实 了 。
不仅使拥挤不堪的单身
宿舍得到了 调整 ，特别
是那久 已暗淡的灯 光 一
下子 明亮了 许多 ，他们
在业余时间 里 ，坐在宽
敞、安宁的明亮的灯光
下，奋发读书 。直 至后
来又一次次地研制出新
产品后 ，他们总要情不
自禁地对着这盏盏明亮
的灯光 ，久久地、深情
地凝望着 ，并在心里默
默地告诉 自 己 ：这可是
一盏永远亮在心中 的灯
光啊！……

然而 ，更感人至深

的还是 ，时隔三十年后 ，
我在一篇回忆《1960年 ，
聂帅在宝鸡 》的短文中，
提到 了这盏亮在心中 的
灯，做梦也未敢想到这
篇短短的拙文刊 出 后 ，
竟让年过九旬的聂帅 看
到了 ，他非 常 高 兴 地让
秘书 同 志 连 连 写 信 鼓
励我说：“你是位有心
人。……”并 再次教 导
我：“尊 重 知 识 ，尊 重
人才 ，依 靠 知 识分 子 ，
充分 发 挥 他 们 的 聪 明
才智 ，高 度 重视文 明 生
产等 ，仍 是 发展我 国 科
技事 业 的 重 要 措施。”

读着 这 暖 人 心 窝
的教诲 ，我又情不 自 禁
地想起 了那盏 “亮在心
中的灯”。每望见这盏
亮在心中 的灯啊 ，我就
象看 见 了 党 ，因 为 党
的光荣、伟大 、可爱不
是抽象 的 ，而 是 无数老
一辈 革 命 家 用 他 们 尊
重知识 ，爱护人才而体
现出 来的 。

图为 聂 帅 当 年 在 宝 成 厂 视 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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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桃 花 的 杂 感
屈超耘

春风轻吻 着 山 原 ，春雨 洒 绿 了 郊野 ，桃花次
第开绽 。面 对 它 摇 曳 的 倩姿 ，想起世人对 它 的 议
论和 评价 ，我禁 不 住要 写 这 篇 翻 案 文 章 。

谁都 知道 ，桃花 是 春 天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个组 成
部分 。春 天 的 千 紫 万 红 ，固 然 和 别 的 花 有 关 ，桃花
却起 着 不 可 低估 的 作 用 。“东 风 昨 夜 醇如 酒 ，吹 得
桃花满 树 开。”把桃花 和 春 天 交 织 到 一 起 ，成 为 一
幅秀 美 的 画 。“三 月 碧 桃 惊 动 人 ，满 园 光 景 一 时
新”，表现 出 桃花特 有 的 丰 采 和 韵味。“何似溪边
小桃李 ，向 人 膏 面 出 风姿。”说 明 桃花有 其 独 到
的柔 媚 。崔 护 的 “人
面桃花相 映 红”，又

表现 了 它 的妖 冶 。至
于王 安石 的 “蟠桃移

种杏 园 初 ，红 抹胭 脂

嫩脸 苏。”简 直 把桃花比 成春 天 的 维纳斯 了 。
是时运 不 济 还是 别 的 ，桃花 虽 然是 美 的 代名

词，千 古 以 来 却被 一 些人 目 为 轻薄 、趋时 的 俗物 。
他们 常 常 在歌 颂 梅 、菊 等 花的 同 时 ，不 伦 不 类 地
把它 当 做 “反 面 花物”进行批判 。如说：“莫 夸
春光欺秋 色 ，未信桃花胜 菊 花。”如说：“人怜
红艳 多 应俗 ，无 与 清 香似有 私。”好像世界上桃
花是专 门 为 讨好春 天 而 开 的 。更 有人恶 毒地咒 骂
它：“红 红 艳艳能 几 时。”

依我看 ，桃花是 值得称赞的 品格 高 尚 的 伟 大
之花 。春 天 来 了 ，百 花 竞开 ，在 这花 的 海 洋 中 ，

桃花既 不 抬 高 自 己 的 身 价 ，又 不
把自 己 当 成 “阳 春 白 雪”，待价
而沽 ，而 是 顺应 时代之潮 流 ，和
百花一 起打扮这美 丽 的 世界 。春
天去 了 ，不 少妖艳 的 花 “花谢花
飞花满 天”，给人 “人 去楼 空 ”
之感 。而 桃花开 后 ，却 悄 悄 给 枝
头留 下 一 串 青 果 。待 到 南 风 一 吹 ，
肥大 的 桃子 是人们 不 可 多 得 的 果 品 ，谁 吃 了 它 都
感到 香 甜 可 口 。正 是 因 为 这样 ，连 王母娘娘 都 看

中了 ，专 门 一 年 一 度 大
摆蟠桃宴 ，用 它 招 待 各
路大仙 。仅此 一 点 ，桃
花就 比梅花 菊 花 不 知要
强多 少 倍 。

那么 ，为 什 么 立 下 了 汗 马 功 劳 的 桃花竟 落 到
这个地 步 呢？戳 穿 了 说 ，那 是 在封 建社会 里 ，知
识分子 得 不 到 重 用 ，心里 有 一 股 闷 气 ，出 于 他们
的清 高 和耿介 ，这 才 一 味地 以 菊 梅诸花 自 况 。说
什么 “菊 花 到 死犹 堪惜 ，桃花 虽 红 不 奈 观”。桃
花，就这样 不 明 不 白 地拉 来 作“大批判 对 象 ”了 。
其实 ，他们 所 谓 桃花 的 媚俗 、趋 时 ，恰好 是桃花
和时代　潮 流 合 拍 的 表现 。

“ 满 树 和娇烂漫 红 ，万 枝 丹彩 灼 春融 ，何 当
结作 千年 实 ，将 示人 间 造化功。”愿 桃花 成 为 世
人尊 敬 的 花吧 ！

刊头设计　李 忠 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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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没 有 出 路 的 台
湾，资本只能在狭小的
岛内提高流动性 （周转
性），资金只能流向身
边的股票市场 。台湾的
股价指数从83年初开始
转为 上 升 趋 势，88年 6
月突破了5000点，90年
2 月 10日 创 最 高 值 为
1 2495点的 记录 。

台湾的证券市场投
机色彩很浓 ，加
之管理制度不完
善，如果说它处
于无政府状态 ，
是个大赌场也并
不言过其实 。

1 989年6月
股票投资的户 口
数曾 达 到400万
户，2000万总人
口中股票投资人
数就有268万 ，
这一数字非常惊
人，平均13人 中
就有 一人参与股
票投机。在 “全
民运动”的股票
投资人 口 中 ，近
50%的人 口 集 中
在台北市 ，剩 下 的人则
分布在地方城市及 乡 村
的各个角 落 。台湾的股
票投资家90%以 上是个
人，机关投资的只有极
少数 ，这也是给证券市
场带 来 不 安 的 因 素 之
一。另外 ，证券市场上
交易的证券95%以 上是
股票 ，加之政府又没有
大量发行公债 ，因而债
券市场的发展缓慢 。

台湾 的 股 票 市 场
中，上市股票的企业只
有188家（90年6月 至），
交易的时间又只限制在
上午 ，即使如此 ，交易
额有时竟能和先进国家
股票市场的交易额相匹
敌，其原 因在 于短期交
易的缘故 ，股票周转 率
是一 年600%，即 一 股
一年 得 交 易 6次 。可 以

说台湾股票市场的
“ 病症”，关键就

在短期交 易的投机
色彩太浓 。

从1990年 5月
开始 ，台湾的股票
市场持续暴跌，11
月1日 竟 下 跌 到
2560点 ，和90年 2
月份所创记录的最
高值相比 ，实际暴
跌了79.5%。由 于
股票暴跌 ，多数股
票投 资 家 蒙 受 损
失，致使民间消费
下降。90年经济增
长率 为5.2%，远
远落 在 政 府 当 初
7.2%目 标的后边 。
由于股票等投机交

易，进一步扩大 了 贫富
悬殊的现象 。高收入阶
层和低收入阶层 的收入
差别 从80年 的4.17倍
扩大到89年 的4.9倍 。
在利用股票投机等发迹
的富 翁 相 继 登 场 的 同
时，由 于投机失败赌债
缠身而走上犯罪道路的
人也为数不少 ，恶化整
个社会的治安 。

白
河
县
构
扒
乡
平
岩
村
杨
长
沟
的
山
头，

生
长
着
一
株
树
龄
为
一
千
五
百
余
年
的
古
银

杏
树。

高
为
五
十
余
米、

树
围
七
点
二
米
的
古

银
杏
已
列
为
陕
西
银
杏
之
最。

树
旁
生
长
着
三

十
余
株
“
子
孙”

树，
一

株
碗
口
粗
的
巨
大
野

葡
萄
藤
与
它
共
生
，
一

边
一

个
藤，
状
似
耳
环
，

相
传
为
“
白
果”

姑
娘
的
耳
环。

树
上
还
生
长

着
二
十
余
个
树
吊，

状
似
奶
子。

奇
特
的
是
这

些
“
奶
子”
一
到
伏
天
，

还
流
出
许
多
白
色
的

树
汁。

清
道
光
十
三
年，

当
地
群
众
专
为
此
树

修
建
“
树
王”

庙，

庙
毁
于
“
文
革”
。

此
树

依
然
繁
茂，
盛
产
白
果。

　
吴
定
国
　
摄


